
我的世界观 

据我所知，爱因斯坦写过一篇同名的文章，如果你找的是那篇，尤其是从谷歌或百度链接到

这里的朋友，对您的失望我深表歉意，作为补偿，您要的文章我放在这里了。对于其他人，

我也同时推荐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和他相对论一样闻名遐迩的文章，希望您也有

机会领略伟人的思想精髓。 
 
以下则是我个人思想上的点滴反思。之所以称其为世界观，简单的说就是审视世界的眼光，

是对于客观世界本质的思考，也是多年以来逐渐形成的立场与坚持的原则。对其加以整理，

目的在于明确和坚定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从而避免人生道路上的彷徨与迷茫。 
 
身处飞速发展的社会，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和产生新的思想，有时新的思想甚至会取代旧

的思想，这是让人无比欣慰的时代进步的象征。但对于有些根本性问题的看法是根植在我们

内心深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立身

之本，任何新接纳的思想都必须经过这些观点的严格检阅。同时，这些重大的、根本性的原

则也是不允许轻易改变的，否则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思想，作为经历的沉淀，和经历本身相比，对于刻画一个独一无二个体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

义。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不敢妄图有所启示作用，有所共鸣已是莫大的荣幸，但至

少也可以达到有所了解的目的。 

对科学与信仰的看法 

很多人把无神论者和无信仰者等同起来，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不等

同于没有任何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是有坚定科学信仰的坚定无神论者。虽然本能

地对于一切伪科学及其派生物无限厌恶（如巫术、迷信、玄学），但我不觉得科学与宗教信

仰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人类对科学的信仰与对宗教的信仰都来源于一

种共同的强大驱动力，那就是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好奇心。没有了这种好奇心，我们就不会

去关心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就不会绞尽脑汁地去推测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不会有进

步与文明。当然，当人类还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这些推测中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武断的

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在我看来，就是宗教信仰。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不断地加深，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但没

有缩小反而越发扩大。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随着内部容积的不断增大，与

外部未知世界接触的表面积也越来越大。所以，在人类信仰中，宗教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只

是相对比例不断减少而已。 
 
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另一个趋势。随着宗教生存空间的增大，我们同时看见，“神”的功能

却在不断缩小。人类茹毛饮血时代的“神”真的是很神的。他们批量生产地球上的生灵、决

定万物的生死存亡；他们呼风唤雨、决定日月星辰的走向。而今，“神”的作为已经变得非

常有限，哪怕“神”真的做了什么，无非也就是当初在很小的空间里放了一大堆能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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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对单分子无机物进行了不断地高温加热，因为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非常精确地知

道了。今后，我相信，“神”能做得也只剩下为人类栽培的科学参天大树修理边幅了，只不

过有更多的边幅需要修理。 
 
与许多古希腊哲学家、启蒙时期哲学家相似，我认为人类的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存在的

事物都有它存在的原因；任何合乎理性的事物都应该存在或终将存在。用黑格尔的名言就是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同时相信，凡事都是可以推敲其背

后的缘由的，并且是可以被人类的理性理解的。从这点上来讲，我同意康德的“人的理性、

因果律、道德观念是与生俱来的、根植在我们内心的”的哲学观点。但同时，我对康德对人

类理性所持的保守态度不尽赞同。康德认为，我们无法讨论“事物本身”是怎么样的，我们

只能讨论“我眼中的事物”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我们眼中的“事物本身”

是不是真实的“事物本身”。换句话说，人类理性的用武之地是有限的，用他的名言“如果

人类的脑袋简单得足以让我们了解的话，我们还是会愚蠢得无法理解它”。同时我对休姆等

经验主义哲学家们认为经验是科学的基础也持怀疑态度，我更倾向于相信，理性的作用是用

来防止经验成为科学的基础。 

对社会政体的看法 

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先哲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理想国度的完美景象，为了这一憧憬，人类探索了

许多不同的道路。人们开始的时候觉得理想的国家必须是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所有的政策

完全由人民的意愿决定。人们很快发现，在这样的体制下，少数派的利益常常遭无情的践踏，

民主逐渐演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暴政。同时人们发现，自己的国家在周边迅速壮大起来的野蛮

民族的威胁下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道德高尚、有无限智慧并且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

做出正确判断的完美统治者，因为在这种统治者的领导下，百姓的福祉一定是万无一失的。

从埃及到希腊，从西边到东边，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在地球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使劲地

找，并为此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但人们最终惊讶的发现，统治者越是接近完美，其腐化

堕落的速度越是惊人，其蜕变以后所造成的灾难越是深重。 
 
人类的本性是弱肉强食的、是对于领地与权利有着强烈欲望的、是对物质贪婪的。而今天这

种本性我们仍然随处可见。我们仍然喜欢（或者说习惯于）以战争等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挖

空心思削尖脑袋地争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利；并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跟

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相比，人类驾驭自身原始冲动的能力仍然处于襁褓阶段。毕竟，要摆脱

上亿年进化形成的动物特性的束缚，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既然暂时无法找到一个完美的统治者，人们探索了另一条折衷方案。人们综合了过去两次探

索的经验，发展出一套我们现在称作代议民主的制度，在这套制度下，人民选出能充分为他

们表达意愿的代表，并制定了用来制衡代表们的原始冲动、使最桀骜不驯的统治者就范的严

格规则。因为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对任何掌权的人都不能委以信任，无论他看似多么的高

尚，指望统治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权力这只野兽只能靠法律的枷锁来束缚。 
 
从公元前 3100 年埃及形成统一国家算起，人类的专制制度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而相比之

下，人类才刚刚叩开民主体制的大门。不过从独立宣言颁布至今的两百年间，现在世界上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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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非民主体制只有区区十来个了，这从一个侧面放映了民主政体的大势所趋。人们同时清

醒地认识到，通往理想国度的道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要走，虽然这种民主政体不是完美无缺的

政治体制，也不是在任何方面都优越于专制的体制，但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的、安全系数最

大的。 
 
探索人类社会制度的道路虽然充满艰辛与泥泞，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基本的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大体上是向着个体的平等与自由不断迈进的。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从奴隶制度下个体

被作为商品随意转让；到封建制度下遭强权者的涂炭与践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欺压与剥

削；到民主制度下基本权利的平等。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从画地为牢到受土地和资源

的牵制，再到相对大范围内的随意迁徙，人类所受外部因素的限制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对

个体命运的支配、个人意愿的表达与实现，人类的自主能力却大大提高了。我坚信，人类的

社会一定会朝着更加平等与更加自由的方向继续迈进。这是大势所趋，逆之者亡。 

对个人价值的看法 

我对个人生命价值的看法的基础是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的价值，应当该看他贡献

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人，作为一种动物，跟其他任何物种一样，使个体的基因得以传递下去是生命首当其冲的第

一——如果不是唯一的——目的。如果一个个体没有完成这一生命最初的目的，从生物角度

来说，这个个体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毕竟人类哪怕再狂妄自大都无法改变

其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事实。几乎所有的生物在失去生育能力之后都将迅速地消亡，因为之

后的每一分钟都是在无谓地消耗自然的资源。人之所以成为例外，之所以可以在失去生育能

力之后存活几乎一倍的时间，因为生命的存在对于其种群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跟其他所有物种几百万年如一日不同，人类的社会在短时间里飞速前进是靠个体的推动实现

的。个人价值的社会层面于是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个体对于种群的贡献上，这一点多少是中西

方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如何量化个人对的社会的贡献却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我痛苦的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身价——这一本意用来衡量个体价值的指标被挟持并被赋予

了一种极其狭隘的含义。我不清楚“身价”一词在多大程度仍然上是用来衡量一个人为社会

所作贡献的量度，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把这个词用在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政治家、

劳模的身上。而我更倾向于认为，在我们的语言中“身价”被简单地等同于个体拥有财富的

多少。我更痛苦地发现，把个体的价值简单地等同于个体拥有财富的多少是我们中国人独创

的概念。所有人都知道——至少我希望是这样——个体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所占有的社会财

富之间是不存在任何函数关系的（虽然在一个理想状态下，两者应该是成正比的），简单地

用后者来衡量前者显然是价值观扭曲的结果。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

的年轻一代正在以“取得什么”来取代“贡献什么”作为自己人生的理想与奋斗的目标，这

是多么的可悲！ 

 
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式来量化个体的社会价值，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计

算一定是基于个体对种群的贡献上的（而非个体占有种群的资源上）。或者说，人类的社会

在多大程度上因为这个“个体”而朝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迈进。跟量化个体的生物价值相比，

量化个体的社会价值无疑要困难许多（个体的生物价值是很容易量化的，它和子女数量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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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消耗的资源成反比），这不仅是由于社会价值由诸多因素决定，在更大程度上缘于我们

无法预先知道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这一点确实有理由让人感到遗憾。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注定只做一个极为短暂

的停留，甚至还来不及看清我们当前身处的世界就已是谢幕时分，更何况预知未来的发展。

每当我想到自然的永恒与博大这一点时，都会感到一丝由衷的卑微。然而，每个时代总有几

双敏锐的眼睛能够借助我们登场前所发生的故事，洞察剧情未来的发展，把握时代的潮流，

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在我们看来这些人犹如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以至于今天我们仍无

限敬仰地把他们铭记。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每个人能做的无非也就是努

力地探究故事的发展、推测故事的结局，并为我们相信是正确的道路贡献一两件有意义的事

情，仅此而已。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当我们谢幕挥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任何

遗憾的。这也是我对于个人“成功”的定义。 
 

黄健 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三 


